中国传统建筑中墙垣的功能及文化特征
摘要：作为以内向空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墙在建筑空间组织关系中占重要地位，是中国建筑最本质的单元要素，反映了中国建筑深层的内涵。本文从使用功能、精神与象征、审美价值三个方面探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元素“墙垣”的功能属性，并分析其内在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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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墙的无处不在，无论是平民的四合院、官僚的府邸还是皇家宫殿、坛庙、陵寝，或者是政府的衙署、僧道的寺观、文人的园林，大多都掩映在重重的高墙之中。小到一组建筑群，大到一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一方疆界，都由墙来完成围合的使命(图1)。我们可以想象，古代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生活在墙的空间里。而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以前所未有的气魄下令把战国时各国的长城连成横跨整个北方疆域的万里长城，这道古今中外最长最宏伟的墙在后世也不断得到修建，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

墙可能源于原始聚落向早期城市发展早期。在现存的湖北黄陂商代盘龙城遗址中即可见城墙的遗迹，早期的墙主要由土构筑。《释名》：“墙，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左传》：“有墙以蔽恶”，可以看到墙最早的功能是保卫的功能。汉字中的“壁”、“垣”、“堵”、“墉”等字都有墙的含义，在古代典籍中，“城”这个字也常常专指城墙而言，如《墨子·七患》中称：“城者，所以自守也”。《墨子·备城门》和宋代《营造法式》中都详细描述了修筑城墙的方法。
中国古代建筑采用梁柱框架结构，墙无需承担结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墙是一种可以与厅堂亭廊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建筑类型。墙在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无疑占居着重要的地位，以致有不少学者认为墙是中国建筑最本质的单元要素，反映了中国建筑深层的内涵。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进行研究，那么离不开对墙的分析和探视。本文将从墙的使用功能、精神与象征及审美价值三个方面考察墙的功能，并试图探讨其内含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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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三礼图》周王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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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中国古代不同类型的建筑类型统一的墙的围合结构


1.墙的使用功能
首先，墙具有防御、隔绝内外和划分领地的功能。无论长城、都城的城墙，还是宫殿、邸宅的围墙，都具备这一重要功能。在冷兵器的时代，墙的防御作用是巨大的，使得攻城拔寨不是容易的事。古代战争中，城市守卫者往往将城市包罗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之内，城墙，城楼往往采用与战争防御密切相关的模式建造(图2)，如元大都遗址、平遥古城、南京古城墙等。国家主宰帝王的宫殿中的更是设置重重围墙，保护者皇帝的安全。与此同时，宫殿的城墙建立起崇高的威严感和神秘感。此外，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包括离宫)的周围不但有墙，而且一般都筑有较深的护城河或壕沟，从防御的角度来说，这些河沟实际上是墙的变体—水墙。
其次，墙具有围合和分隔的作用，在墙和房屋的围合下，可以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院落空间，自有天地。在这里墙不仅隔绝了尘嚣，也区别了内外。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中，倒座院和内院之间的墙把客人礼貌地挡在主人的生活空间之外。墙的围合作用是针对院落而言的，院落对外封闭，但院中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是轻盈而开敞的，面对院落的建筑墙体只作为槛墙和山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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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明代 《武经总要》 中的城墙


此外，墙具有防火的功能，这在以木构为主的中国建筑中尤其得到重视。例如清代康熙年间重修的太和殿时，在其北侧加建了一道墙，不但隔出了皇帝休息的空间，而且也加强了防火的功效。有如皖南民居中常见的马头墙，也主要起防止火势曼延的作用。

2.墙的精神和象征意义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围合的环境中，墙可以带来一种稳定的向心感。长城把北方的蛮夷阻挡在天朝之外；都城的外城城墙保卫着首都的安全；皇城的城墙包容着太庙、社稷坛和政府衙署；宫城的城墙围合着帝王的朝寝空间。在城墙和城墙之间则充斥者无数同样用墙围成的邸宅和寺观等等，这种环环相套的空间结构，诚如朱文一先生所言，中国传统建筑表现出了一种“自相似性”[1]。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和“内之为城，外之为郭”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墙所分隔的绝非仅仅是空间，同样也划分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墙的分隔下，城市与乡村，僧道与世俗，帝王与臣民，贵族与百姓，彼此均壁垒分明。而帝王的宫禁则是整个社会中至尊无上的最核心部分。中国帝王的威严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其宫城封闭性和隔绝性表现出来的。在明清故宫中，除了紫禁城的城墙之外，宁寿宫、慈宁宫、东西六宫等不同的宫寝院落还拥有自身的围墙，形成深宫内院的幽邃景象。重重宫墙不但是紫禁城最本质的要素之一，而且是封闭空间最有效的手段。

墙在中国建筑的礼制和等级中扮演的角色。门实际上是人的流线与墙的必然的交点，往往与墙密不可分。紫禁城南部的空间从天安门至端门、午门、太和门直至乾清门，附会了“三朝五门”的古制，也充分展现了皇朝神秘的天威，这一空间序列是通过墙与宫门、殿宇共同完成的[2]。在中国古代建筑群中，主建筑物往往隐藏在内院里，不象西方那样直接以主立面面向开放的广场。对外人只能通过其墙垣的高度和大门的形制来判断建筑及其主人的等级高低。同时，墙面的色彩也是显示等级的重要手段，明清的北京城只有宫殿、坛庙等重要建筑的围墙才能饰以红色，而其余大多数建筑只能是灰色墙面（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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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徽派民居
	图4 故宫城墙


3. 墙的审美价值
我们不可忽略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建筑中的墙无疑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等级高的建筑通常在大门两侧做成“八字墙”的形式，成为别致的处理手法。紫禁城角隅的城墙上筑有角楼，彼此相得益彰，极为优美（图4）。许多城市的城墙的形状往往也富有变化，如西安明代城墙一隅的圆形角台，颇有趣味。明代以后砖的普及带来了硬山建筑的兴起，在许多民居中，山墙也是装饰的重点所在，可以有马头墙、观音兜等许多做法，而这些民居建筑墙体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多样性，体现很强建筑审美的情趣。由于墙的面积较大，很多建筑的外观色彩主要通过墙面和屋顶来表现，无论是“红墙碧瓦”、“粉墙黛瓦”还是“灰墙青瓦”，都是和谐的视觉效果。照壁和屏风可以被视作墙的片断，从皇家园林北海的九龙壁到普通四合院中的座山影壁，它们都是装饰的重点，其屋顶可以采用庑殿、歇山、悬山或硬山等不同形式，基座常用须弥座，壁心可雕各种纹饰，极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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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拙政园听雨轩墙与廊、建筑的组合空间趣味关系


墙的审美价值更多表现在空间意境的创造上。墙的特点正契合了中国艺术对于含蓄、幽远的追求。因此在园林中，墙是最重要的造影手段之一。童隽先生认为：“墙则吾国园林不可或少……园之四周，既筑高墙，园内各部，多以墙划分。[3]”一方面“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墙可以成为经营“壶中天地”的屏障；另一方面“庭院深深深几许”，空间的变化多依靠墙的划分。园林中的墙以白粉墙为主，另有版筑墙、乱石墙、磨石墙等，园墙既可以作为映衬山石或花木的背景，还可以开各种形状的门和漏窗，也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和借景、对景的变化。在苏州园林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利用墙的穿插、开阖、引导、遮蔽、框景来营造独具韵味的空间趣味的实例(图5)。
4.墙的文化特征
墙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元素，反映出的文化特性带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在西方的建筑史中，虽然也可以见到城墙和围墙的存在，特别是中世纪的城堡，多带有厚重的外墙，但其功用主要是为了防御，并不象中国的墙那样同时具有那么强的礼制象征意义。因此当具备了其他防御手段时，墙可以不设，例如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因为拥有大海作屏障，宫殿四周完全没有防御的围墙。古罗马以后公共广场的发达，也更加削弱了墙在城市中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法国修建的凡尔赛宫，摒弃了中世纪城堡的封闭形式，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虽然整个宫苑区也建有围墙，但仅仅是两米多高的单薄的石墙，而且开了40多个门，并不具有防御和封禁的功能，只是划定宫苑范围的界标，更没有围合和封闭的含义，并且向平民开放。而在差不多同时的中国，紫禁城的森严自不必说，环境相对宽松的离宫圆明园也同样修筑了壕沟、围墙和土山的三重围合，连王公大臣都轻易不得进入，竭力强调其“宫禁”的属性。二者的对比十分强烈。
近代以后，西方的城市和建筑更加走向开放，而中国的城市和建筑依然固守在厚重的围墙中，这也和各自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致的：西方日渐扩张，积极寻找对外贸易，蒸蒸日上;中国则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江河日下，直到列强的枪炮把天朝的围墙打开了一个个缺口。
墙所代表的封闭的文化特性是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的产物。中国历代的大多数城市都是作为政治中心或防御中心而存在，其核心在于“城”而不在于“市”，城市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城市的生存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村的土地供养，许多城市居民实际也拥有地主的身份。因此从城市到宫殿、里坊、民居，都强调一种合乎理性规范的秩序，在以墙围合的封闭状态中强化社会的安定。而西方的许多城市首先是基于“市”而存在，作为工商文明的产物，其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城市本身具有很强的生产功能，其开放的广场成为市民生活的中心，反映出动态文化的特征。
由此可见，墙与商业的发展是矛盾的。在中国建筑史上，也曾经有过商业对墙的突破。宋代以前的集市和居民区都是封闭的，东京汴梁几经反复，终于废除了坊墙的限制，取消了夜禁，使得中国的居住区从里坊制成功地向街巷制转化，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南宋的一些南方城市也具备了类似西方城市的一些特点。但这一切并没有成为主流，墙的围合势力依然强大，甚至在明清时期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同时，墙也代表了一种相对保守、自足、内敛的文化心态。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除了儒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进取的色彩外，道、释和儒家的大部分思想，都带有相当的封闭、保守的态度，追求和谐、安全的生活，墙由此成为很好的依托工具。
5.小结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墙的防御功能已经极大的弱化了，但其他的功能依然存在。北京城珍贵的古城墙被令人痛心地拆除了，然而这只意味着对文物的破坏，而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城市和建筑就完全摆脱了墙的束缚—其实在许多街区和建筑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许多隐性的墙的存在，它们漠视城市环境和道路，自我封闭，其保守的心态和现代文明并不兼容。因此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一方面是保护好历史上墙的文化遗迹，另一方面在建筑创作可以继承和借鉴古代建筑中墙的审美价值和空间塑造方法，而对于墙所代表的等级、封闭的观念，则无论它是显性还是隐性的，都应当成为摒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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